
1964年2月7日，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
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
破，决定照顾他3斤棉花，让他换件新棉袄。同
志们怕焦裕禄不要，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
焦裕禄知道这件事后，让家属把棉花票退了回
去。他对救灾办公室的同志说：“救灾物资是给群
众的，我们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衣破点，但还能
穿，比起没有棉衣穿的群众强多了。作为领导要
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实际上，焦裕禄的许多衣物都该换了。一床
被子用了几十年，被里烂了就翻过来用，衣服、
鞋袜补了又补。徐俊雅总想给他换件新的衣服，
而他却常常对家属说：“现在兰考遭灾，群众生
活很苦。跟群众相比，咱穿的就不错了。比我要
饭时披麻包片，住房檐下避雪那会儿强多啦！”
有一次，焦裕禄的一件已缝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又
破了，焦裕禄又让爱人徐俊雅缝补。徐俊雅一看
实在是破得不能再补了，就不愿意补。焦裕禄又
求岳母给缝补，焦裕禄的岳母也说太破不能补
了。于是，焦裕禄就自己动手缝补，还笑着说：

“袜底补丁多了，越厚实，站得越稳。衣服补丁
多了，穿着结实。”这时，徐俊雅又心疼地把衣
服夺回去认真缝起来……

自从1959年发现焦裕禄有肝病以后，徐俊
雅就把这因操劳、苦劳和营养不良所致的病放到
了自己的心上。她承包了家中一切粗活、细活，
买米买面，劈柴买炭，赶集上店，打醋称盐，

“连一条小手绢也没让他洗过”。
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

何救济，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兰考县的退
休干部王怀彦当年在县政府管理财务工作，他回
忆起 1965年有一次到徐俊雅家送工资的情形。
当时，徐俊雅一家老小住在县委大院附近的3间
瓦房里。王怀彦见灶台上放着剩饭，窝头已发黏
了，就问徐俊雅为啥还舍不得丢掉。徐俊雅说，
在水里泡泡，上笼蒸蒸，还能吃。王怀彦问，这
一大家子人，钱够用吗？徐俊雅淡淡地说，工资
发下来，买了面、买了煤，剩下的就有多少花多
少了。王怀彦说，焦书记在世时，一月工资80
多块钱，徐俊雅在兰考县统计局工作，每月工资
57块钱，家里虽然人口多，但两口子的工资加
起来还够用。但焦书记去世后，徐俊雅要养活一
大家子人，就难了。一家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
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生活很拮据。徐俊雅始终记着焦裕禄临终前的遗
言：“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
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焦家孩子多，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就顾不
得许多了。二女儿焦守云回忆说：遇到孩子们没
衣服穿的时候，母亲就流着泪把父亲穿过的旧衣
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母
亲边做活边流泪。有时，“针也拿不住，剪刀也
拿不住，手发抖，缝也缝不了。有几次竟泪眼模
糊得被针刺破了手指”。谈及母亲，焦守云数度
哽咽。在她的记忆里，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连
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

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一个作业本，
正、反两面都用完，才会换新的。焦守云清楚地
记得，有一次母亲为了给一家人改善生活，到街
上去买鸡蛋，鸡蛋贩子接过母亲递来的 10 元
钱，说一下子找不开钱，你能不能在这里等一
下，我换开钱就回来找给你，母亲信了鸡蛋贩子
的话，就在原地等他回来，哪知，等了好久，却
不见那小贩的踪影，母亲这时才知道上了当。

“回到家来，她伤心地哭了好几次，1元钱，在
当时就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

那个时候，焦家最怕过春节、也最怕清明
节。“我妈是个非常内向的人，我爸去世后她好
多事情不愿意说，整天流泪，默默地做着一
切。我爸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
炮没有欢笑的春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
我妈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但包了饺子
以后，第二天大家欢天喜地放鞭炮的时候，她
就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一整天不吃不喝。我们心
里清楚，我妈是在想念父亲！”焦守云回忆说：

“每到清明节，我妈手把着我们的小手给我爸扫
墓的时候，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我爸的墓前，
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
心痛。后来，我妈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她住
在哪里，她都把我爸的遗像搬到哪里，每日总
是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就这样苦守着我爸。
我们家离我爸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
早一晚她总是到我爸的墓地上走一走。她和父
亲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倾诉。”

徐俊雅性情温和，不事张扬，从不愿给人
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儿女。后来，6 个儿女一
个个走出兰考，在外工作，离休后的徐俊雅仍
独自留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仍
然保留着每天到丈夫墓前走走看看、与人聊天
的习惯。由于年轻时清贫度日，操劳过度，晚
年的她一直在承受着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的折
磨。她手脚经常麻木，腿脚浮肿、疼痛，从家
中到焦裕禄陵园大门，100多米的距离，需要
两次歇息才能走到。

剩下多少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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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的红色家风接力
余玮

2022 年，是焦

裕 禄 诞 辰 100 周

年。近些年来，笔

者很荣幸有机会重

访焦裕禄曾经生活

或 工 作 过 的 地 方

和他的家人，寻访

焦裕禄事迹的知情

人与相关重大事件

的发生地，走读焦

裕禄精神的点点滴

滴，以自己的方式

诠释焦裕禄这个红

色 传 奇 与 红 色 符

号。

焦守凤，1945 年出生，小名“小
梅”。在焦守凤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
停地忙碌着。“天不亮就走了，中午在单
位食堂吃饭，晚上还要在办公室看文件、
开会，有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焦守凤
说，父亲对几个子女要求很严，但也非常
疼爱，“每次回家见到我们，都会摸着我
们几个的头，问问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从
来没有打过和骂过我们。”

“我爸的办公室从来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也不想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听说啥
也没有，还没有外面好玩。他晚上有时在
家办公到深夜，公家的墨水不让我们用，
公家的稿纸一张也不让拿。”在焦守凤的
记忆中，一家人一起吃饭是难得的幸福时
光，父亲会照例问起子女们的学习近况，
告诉他们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不能因
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高人一等。焦

守凤却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原来，母亲
（徐俊雅） 曾亲手给焦守凤做过一件花色大
衣，这件大衣焦守凤一直穿到上初中。那时
候，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同学笑她：

“县委书记的姑娘穿的还不如我们呢，衣服
上还有补丁。”她觉得委屈，就央求父亲给
她换件新大衣。父亲说：“书记的孩子并不
特殊，要说特殊，只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
动，而不是爱攀比。学习上向先进看齐，生
活条件跟差的比。”

焦守凤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
“当时正赶上全国学习邢燕子，父亲就打算
也让我下乡，他觉得农村缺少有文化的
人。”焦守凤说。

对于让焦守凤下乡的事情，徐俊雅很反
对，认为应该把守凤留在身边。“为我的事父
母吵了几次，最后折中的做法是让我去了副
食品加工厂。”焦守凤说，焦裕禄担心厂里对

焦守凤另眼看待，就陪着女儿一起去报到。
“他嘱咐厂长不要对我特殊对待，让我去做酱
油醋和腌咸菜。在厂里，做酱油醋是最辛苦
的，做出来还要挑着往门市部里去送。”焦守
凤说，父亲还不准她住在家里，要求她到厂里
和别人同吃同住。“当时我很不理解，就不搭
理他，回家也不和他说话。”焦守凤记得，父亲
让自己去供销社副食品加工厂干临时工：洗
萝卜、切萝卜、做咸菜，啥都干。那时候，焦守
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还要切几百斤辣椒，
双手经常被烧得火辣辣地疼。她几次哭着埋
怨父亲对自己太狠心。

接受专访时，焦守凤说：“以前没有走
上社会，对社会的情况不了解。我爸就是想
让我多了解社会，了解一下生活的艰难。以
前的一切就是父母安排，毕业了应该有自己
的生活。作为孩子来说，对这些不理解，一
些好单位我自己报上了名，也没有借用他的
名义报的名，可是他不让上班，说都是机
关，不利于了解社会。他这么做，我当时自
然不能接受。”

有一年父亲祭日，焦守凤来到那棵著名
的焦桐树下缅怀父亲，无意间听到旁边一位
老太太说：“焦书记可真是个好人，也不知
他家的孩儿们现今都干啥哩，过得好不
好？”那一刻，焦守凤泪流满面，理解了父
亲的良苦用心。

焦守凤感觉自己“低人一等”

二女儿焦守云接受采访时说：“我大伯比较有
文化，我的名字是他取的，来自《劝世贤文》的

‘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么一句，意思是能坚持到最
后的人才能看到风雨过后的彩虹，看到希望和胜利。
我的经历比较多，焦家出头露面的事儿我做得比较
多，我成了焦家的外交官或发言人了。我认为我这一
辈子挺值的。焦家所有的荣誉都集中在我身上。
1966年见毛主席，1973年成为‘十大’代表，见了几
代领袖，当上了奥运火炬手。我承认我非常幸运。”

1978年，焦守云转业到郑州科技局下属的科技
情报研究所工作，退休后在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
会、焦裕禄干部学院等团体或单位任职，并被聘为淄
博市博山区焦裕禄纪念馆名誉馆长。焦守云说：

“2008年退休后，就参与焦裕禄主题的电视剧、音乐
剧、纪录片的拍摄、制作工作。我现在很好，家人评
的，我的幸福指数最高。为传承老父亲的精神做点事
儿，每当做成一件事，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从小受父亲宠爱，原名
玲玲。因为想甩掉“娇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
军”。9岁的一天，兰考县委一位叔叔带她去了郑州
的一家医院。父亲病得很重，很瘦，很憔悴，她想，也
许父亲休息几天就会回去工作。是父亲提出要见她。
父亲看女儿来了，他非常高兴，坚持要坐起来，并且
真的使劲坐了起来。焦守军说，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父
亲格外喜欢我，一遍遍嘱咐：“要好好学习！照顾
好妈妈！”焦守军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们父女最后
一次见面。

17岁那年，高中毕业的焦守军到昆明某部当
兵。临走的晚上，母亲拉着她的手再一次叮嘱：

“到了部队不准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不能接受组织
的任何照顾，工作上要在前面，待遇上要在后
面。”在连队，她当过炊事员、饲养员、报务员；
养猪、喂牛、种水稻、进坑道。无论条件多么艰
苦，生活多么紧张，焦守军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工
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好评。1987年，到原成都
军区档案馆当了一名普通的档案助理员，多次被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受到各级嘉奖。

焦跃进在家中排行老五，是焦家后人后来
“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当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
只是一个5岁多的孩子，对于父亲没有什么深刻的
印象。在焦跃进记忆中，父亲高大而严厉，常常不
在家。对父亲的印象，大都来自母亲和周边人的描
述。

母亲徐俊雅少言寡语，跟焦跃进说过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千万不能搞特殊，不要忘了你是焦裕禄
的儿子。那一年，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焦
跃进知道，只要母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他完全可以
留在县城。母亲拒绝了他的要求，声色俱厉地说：
别人能下基层，为什么你不能去？“记住，干好
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干不好，你也是焦裕禄的
儿子。”

在母亲的坚持下，焦跃进来到农村，担任生产
队长。也就是在那里，农民讲述的关于爸爸的故
事，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与
兰考人民深厚的感情。当时队里有个小砖窑，焦跃
进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儿——手工脱坯。“脱坯打
墙，活见阎王。”焦跃进一天搬2000多块砖坯，晚
上经常浑身疼得睡不着。

焦跃进也是像父亲一样一步步干出来的，当过
知青，当过教师，出任过共青团兰考县委组织部部
长、县司法局宣教股股长、堌阳乡乡长、东坝头乡
党委书记，后来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开封市计委副
主任，1999年1月任杞县县长，2002年9月任杞县
县委书记。后来，焦跃进成为开封市委常委、市委
统战部部长、开封汴西新区党工委书记，2014年2
月任开封市政协主席。职位高了，地位变了，但他
对自己的要求一刻也没变，踩着父亲的足迹成长。
有人劝焦跃进，现在时代变了，经济条件也好了，
应该把生活安排舒适些。他说：“父亲在世时，曾
因为我们兄弟几个看了一场‘白戏’，把我们狠狠
训了一顿。现在虽说是市场经济了，但党员干部对
自己的要求不能变。”

焦跃进从政期间，曾在乡里、县里、市里的很
多部门“当家”，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
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当年父亲严格要求自
己，不搞特殊，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是焦
裕禄的血脉传人，一定接好父亲的接力棒！”即便现
在走下了领导岗位，焦跃进仍常说：“在我的成长过
程中，爸爸对我既是一种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种压
力。这种压力对我是一种鞭策，我绝不能给他老人家
脸上抹黑。”

焦保钢是焦裕禄最小的儿子，18岁参加工作
到兰考县公安局刑警队。由于办案骁勇且干练，不
法分子闻焦保钢名而胆寒。他多次立功受奖。圈内
人一提起他的名字，都会自豪地说：“保钢是公安
战线上的一块好钢。”焦保钢在河南省公安厅督察
处和经济侦查处工作过，2013年因脑出血不幸去
世。据焦守云讲，小弟长相酷似父亲，父亲去世的
时候，他还不到 4岁，后来有位导演想让他演父
亲，因母亲不同意只好作罢。

（余玮，焦裕禄研究专家、红色作家、文献研
究专家。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焦桐花开——寻
找焦裕禄》等专著。）

焦家后人以父辈为荣

受父亲影响，焦家6个子女为人处世
低调，严于律己，从不敢“搞特殊化”，
都是共产党员。这么多年来，那个终日
忙碌、身影高大的父亲，在焦家后人心
里并没有走远。“不准搞特殊”的家风，
焦家上下恪守不怠。焦守云坦言，做焦
裕禄的子女“真的不容易”，要承受很多
压力。

电视剧 《焦裕禄》 剧组找焦守云当
策划，她痛快地应允了；一些商家找她当
顾问，她毫不客气地回绝了。“人家凭啥请
我去？不就是让老爷子去撑门面吗？”对这
些事情，焦守云想得明白，分得清楚：“父
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
子，又的确很‘特殊’——我们必须耐得
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就我父亲的形象来说，有人想拿他
的名字做商用机场的名字，有人用他作
肝药广告，我妈患有糖尿病，仅仅用了
一次某膏药，有人也用她作广告。”焦守
仁说，父亲的精神是无价的财富，子女
们尽管都不富裕，但不会利用父亲的影
响力谋一己私利，我们也要维护父亲的
形象与声誉。

在焦裕禄成长的过程中，焦裕禄的
母亲对于他的成长有着重大影响。父亲
去世后，焦裕禄与大哥分家，与母亲相
依为命。“奶奶是个坚强而又善良的女
人，她的人品在四邻八乡都是有名的。”
焦裕禄的侄媳妇赵心艾回忆道。如今，
焦裕禄的儿女们越来越感受到父亲的伟

大，在平凡中默默传承着父亲的精神。焦守
云也认为，父亲的精神，很多来自奶奶。

焦守云与奶奶共同生活了 9 年。她说：
“奶奶就像大山一样宽厚无言，再大的困难
面前都不曾低头，坚韧地面对生活，奶奶对
父亲影响很大，尽管她没有文化，但她一直
教育父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就
是说人来世上不能白白走一遭，要有担当才
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放光芒。父亲就是这样
带着奶奶‘好男儿要有担当’的叮嘱走出大
山，南下，到了兰考这片更艰苦的土地。奶
奶是 1973 年去世的，我永远怀念她。奶奶
临终前，不止一次对人说——我有一个光荣
的儿子禄子，还有一个孝顺的媳妇俊雅，这
辈子值！”

言及焦家后人都没沾到焦裕禄的光，焦
守云坦陈：“说实话，我们要找领导能找
着，但咱家里没这个习惯。这确实有个家
教、家风的问题。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管
我们管得特别严。她说你们要是谁惹了事
儿，没人说是我徐俊雅的孩子，都说是焦裕
禄的孩子。大家都这么爱护他的形象，不能
在我们手上毁了啊。”

擦亮“焦裕禄精神”这块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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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焦裕禄


